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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院子外背起芦苇，从
天窑的崖头上丢下去。人多力量
大，一人背几捆，窑门很快就被大
堆芦苇堵住了。我们将芦苇点燃
后，底窗门很快就烧着了。浓烟熏
得上面的敌人受不了了，就在天窗
上喊叫起来：“我们缴枪!”“别烧
了，我们投降。”说着，他们就从天
窑门口上甩下几条枪来。不巧，枪
被甩到了火堆边上，我们的同志看
到后，心痛枪被烧坏就跑上去拣
枪。狡猾的敌人这时突然把一个手
榴弹甩在人群中，同志们来不及躲
避，孟庆炎同志和另外一个战士负
了伤。这样一来，大家的肺都气炸
了，用步枪和机枪对准天窑门猛
扫，这下子有的敌人被打死了，有
的被烧死或熏死了，还有几个敌人
在天窑上被熏晕了，从天窑口上跳
了下来，也被乱枪给打死了。敌人
被全歼，战斗胜利结束，共消灭了
韩卓如、刘景堂等11人，缴获步枪
8支，手枪 3支，战马 2匹，还有一
些子弹、鸦片和伪钞。

天快亮了，我们两个受伤的
同志骑着缴获的大马，队伍很快
就撤到了颍河以南的苇围沟，打
了一夜的仗，不但歼灭了敌人，而

且还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同志们
兴奋得谁也睡不着。上午，远远地
听到日本人在马峪以南的山中放
大炮，有个同志幽默地说：“你们
听，敌人在给韩卓如、刘景堂鸣炮
送葬哩!”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收编八中队
1945 年 3 月初的一天，我们

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在白
沙镇上驻的禹县伪军，共有 200
多人，大部分伪军在白沙南寨，有
四五十人在北寨，他们在天爷庙
设了个岗，拦路抢劫行人。有一个
商人跑到费庄，也说靠天爷庙东
边，在登封县和禹县界碑的地方，
有 5 个伪军抢劫了他。我们合计
了一下，决定收拾这几个狗崽子，
马上从区干队里挑选出了 16 个
英勇善战的同志，每两人编成一
组，由南山后面绕了过去，把这 5
个伪军包围了起来，很快便送他
们上了西天。

枪声震惊白沙北寨上的伪
军。他们以为是八路军的大部队
打来了，一个个好似惊弓之鸟，撒
腿就跑，边跑边朝天爷庙方向乱
打枪。这样一来，驻在白沙南寨上
的伪军也吓慌了，连忙撒腿向花

石镇方向逃跑。我们得知白沙镇
的伪军被吓跑了，就带领三区区
干队和费庄、马峪口的民兵赶到
白沙南寨。这次战斗共消灭伪军5
名，缴获步枪 5支，并收缴了敌人
丢弃的许多粮食、被子、子弹及其
他战利品。

在北沙北头，我们捉到了一
个带枪的人，经审问得知，这个人
原来是卢黑臣的把兄弟，是来和驻
白沙的伪军取得联系的。我们随即
给张老六、卢黑臣写了一封信，告
诉他们要以抗日大局为重，要言而
有信，不要忘掉我们之间的协议。
信写好后，我们决定让这个俘虏带
回去。他千恩万谢“不杀之恩”，保
证把信交给卢本人。

在党的政策和八路军的威
力下，张老六基本上还是遵守了
协议的。有一次我们八路军的一
个连从王村路过，他真的没有打
枪。还有一次，杨香亭来我们三区
抢粮，我命令他们配合行动，他们
来到石羊关的北山上，虚放了 3
枪就匆匆地撤回去了。

3 月中旬，我八路军组织了
禹县西山战役。禹县抗日县政府
成立，白沙、方岗、神篨等地也都

成立了抗日区政府。许多伪军投
诚，日本人守在城镇据点，不敢轻
易出来。登封县第五区已经发展
壮大起来，区干队已发展到 20多
条枪，在告成镇、刘牌洞头一带经
常活动。在这大好形势下，收编张
老六、卢黑臣武装的条件日渐成
熟。为此，专署专门派了一位林科
长来三区帮助工作。在我们对张

老六做了两次工作之后，张老六
看到当时的形势，迫不得已，表示
愿意接受改编。

接收改编这样一个兵痞流
氓混杂的地方武装，是很不容易
的。恰好在 3 月下旬八路军有一
个团的主力部队，驻在王村南面
白沙镇及其附近的村庄。登封县
独立团也在三区活动。在大兵压
境、相距咫尺、我众敌寡的形势
下，我们通知张老六和卢黑臣到
石板沟进行谈判。

谈判时间定在3月下旬的一
个夜里。我们三区区干队当时只
有 30 多支步枪，40 多个人，为了
造出声势，在路上来了个三步一
岗，五步一哨，回答口令的声音也
此起彼伏。卢黑臣弄不清到底来
了多少八路军。张老六比卢黑臣
多了个心眼，那天他推说有病，让
儿子张春芳作代表和卢黑臣一道
前往接受改编。

我们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们，
随后我宣布了县独立团的任命
书：张老六的武装部队，在原有人
员不变的基础上收编为登封县独
立团的第八中队，接受登封县抗
日县政府和第三区区政府的领

导，由原队长卢黑臣任八中队队
长，另派申某某同志任八中队指
导员，平时仍活动在王村一带，同
三区区干队联合行动。卢黑臣听
到仍由他任队长，嘴角露出了一
丝得意的奸笑。

随即，卢黑臣突然提出：八中
队都是王村一带的人，要求只在王
村一带活动，不能调走，同时，也不
能调走八中队的枪支和人员。他是
怕我们拆开了他的把兄弟后，他控
制不了这股武装力量。我们早就料
到他的这一手，已准备了对策。我
说：我们是抗日的部队，同日本人
打仗，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变化，情
况严重时就要离开。我接着又对他
们说：抗日就得团结，联合起来才
有力量。我们三区区干队和八中队
都是登封县独立团下属部队，作为
下级，能不服从上级的指挥吗?我
转向张春芳问：你说呢?张春芳也
表示应该服从县区的统一调动。这
样卢黑臣只得答应下来。

八中队的指导员老申同志，
是从八路军三十五团调来的政治
干部。他到八中队后，组织战士们
控诉日伪顽军的暴行，控诉旧社会
的苦难，提高了战士们的阶级觉

悟，明确了打仗的目的。他还教战
士们唱《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等
歌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逐步改
变旧军队的坏习气。卢黑臣的几个
把兄弟再也不能为所欲为。特别是
在改编以后，八中队又发展了一些
青年战士，部队增加了新的成分，
广大战士都听老申的话，对卢黑臣
的几个把兄弟的不良行为开始敢
于抵制了。卢黑臣把老申看成是他
们自由行动的羁绊，想方设法地要
把老申排挤出去。

4月中旬，传说登封、禹县等地
的日本人要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卢
黑臣突然找到我说：现在形势紧张，
八中队随时都要解散隐蔽，而申指
导员是外地人，口音不对，同八中队
在一起不太方便，让老申回去吧。我
听了心里一震，对他说：老申是上级
党委派到八中队的党代表，而且对
敌人斗争很有经验，是与你一起负
责指挥八中队战斗的，而现在正当
敌情严重之时你却要指导员走，
这是什么意思?听我这样一说，卢
黑臣心里有鬼，只好说：我是替申
指导员的安全着想，他同
我们在一起当然很好。
他不敢多说就回去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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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伶仃洋回望
贺晓闽

坐船从珠海的九州港码头到香港大约 70 分
钟，途经伶仃洋时，突然发现海水怎么是橙黄色
的，记忆中大海永远是蓝的，而由蓝变黄，除去水
文环境的变化，会是什么？我走上甲板向西北面
眺望，大海仍旧是黄色的，那边是崖山。这山、这
海水一定记得令此山河变色的南宋英雄。

乌云压顶，头上雷声滚滚，风雨交加。脚下
波涛声声，激浪涌动，整个世界被浓缩在水中。
公元 1279 年（南宋祥兴二年)，中国古代史上规模
宏大、战局惨烈的一场海战在崖门海域爆发。文
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踏上了历史留给他们的最
后舞台……

雨水斜斜地打湿了我的衣衫，先生把我从甲
板拉回船舱，但我的思路仍在几天前到过的崖门
古战场。那是 5 月的最后一天，好友约我们到江
门市的新会城去看素有“广东故宫”之称的崖门
海战遗址，说是绝对的正能量，非常震撼。海战
遗址景区的入口处，是用铁路枕木装饰的堪称全
国最大的仿宋代古船建筑，它磅礴的气势，高挂
的桅杆，以及船边那副巨大的铁锚仿佛随时随刻
都要冲入崖海。史料称，崖门海战为中国古代四
大海战之一，是元朝灭亡南宋的最后一战。700
多年前，南宋帝国在蒙古铁骑的强劲入侵之下，
在此开始了一场绝世大战。以文天祥、陆秀夫、

张世杰“宋末三杰”为代表的壮士们，慷慨奔赴国
难，保卫着风雨中飘摇不定的流亡政权……700
多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已经崛起，坚船利炮构
成了万里海疆一道道铜墙铁壁。站在仿船前，我
高高昂起头，但眼睛却下起了雨。

很想找到陆秀夫最后与帝昺投海走的小路，
这是一条不归之路，8 岁的幼帝也许还不懂死的
含义，更不会懂他的死将是一个朝代的结束。他
在路上会想些什么，留下些什么。空荡荡的四周
很静，寂静得似乎只听到风的呼声、海的哭声。
往景区深处走，有依山而建的大忠祠、慈元庙、义
士祠等庙宇，沿梯形的诗碑廊可登上望崖楼。独
自站在望崖楼上，眼前的崖门、崖海、崖山寂静。
崖门之名是根据地形而来，它内为天然良港，可
以设险关藏兵船，是古战场的灵魂；外为出海的
大门，进可攻，退可守，“有气吞六合之奇”。沿海
往南是崖山，宋军就在此驻军戍守，兵营称“崖山
寨”。往西是牛牯岭，在牛牯岭以西的海湾，相传
就是丞相陆秀夫在得知张世杰指挥失利后，用白
绸 带 将 自 己 和 8 岁 的 帝 昺 捆 上 一 同 跳 海 的 地
方。在滔天的巨浪中，缺乏补给的宋军被动地陷
入了敌军的重重围困，全军覆没，其余宋朝的军
民包括宫女闻讯后也都义无反顾地投海殉国。7
日后，海上浮尸 10 余万，山河为之变色。就连当

时的臣国日本、越南都在痛悼大宋帝国的陨落。
特别在日本，上至天皇将军，下至武士平民为此

“举国茹素”，面向大宋西跪三天，感叹大宋之后
再无中华。落日的余晖何其悲壮，被囚禁在元军
船中的除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目睹了崖山海
战中最惨烈的一幕后，感慨万分，在押往大都（今
北京）斩首之前，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的经典传唱。

其实，我不必再寻找帝昺和陆秀夫的陵墓，
整个崖山就是一座烈士陵园，一块民族丰碑。无
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来到这里，都会产生一种
强烈的正能量。也许，从崖门海战的战术层面分
析，张世杰、陆秀夫等人的部署失当，应该对战役
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们在绝境中所表
现出来的民族气节和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
勇气，迫使蒙古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野蛮
政策，有史为鉴，之后元明清三代的文明形态跟
之前大不相同。可以说，“宋末三杰”这种爱国主
义的崖山精神；这种当个人的安危与国家命运紧
密相关时，从天子到百姓不甘屈服的坚强信念，
700 多年来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雷雨停止，香港就在眼前，走上港澳码头，我
发现海水湛蓝。再次回望伶仃洋，已成为海天一
线，一条也怀旧、也憧憬的蓝色线。

随笔

子剑原来是老乡
王继兴

我原在一所中学教书，1964年暑假调
到郑州晚报社副刊部，职责是主办杂文专
栏“晚话”。

我与美术组同室办公。美术组也只
有仨人，除轮流值班负责报纸版面美化
外，老画家龚柯分管国画，张国器分管漫
画，曾凡恕分管速写等。国器先生总是把
漫画来稿琳琅满目地挂在他座位右边的
墙上，需要发稿时就伸手选一幅。

那时候，全国的漫画创作十分繁荣，
各家报纸都经常发漫画，特别是世相讽
刺漫画和国际时事讽刺漫画。人民日报
的文学副刊版多年开有一个专栏，是池
北偶（原名谭文瑞，时任人民日报总编
辑）和华君武、丁聪、方成以及英韬、江帆
等著名漫画家联袂推出的“诗画配”，堪
称珠联璧合，极显辛辣深刻，特色独具，
影响广泛。许是受此启发，一天下午，国
器先生从墙上取下一幅漫画准备组版，
笑着问我：

“你给配首诗如何？”
“我？”我有点犹疑。
“别客气。杂文、漫画、讽刺诗，本来

就是一家嘛！”他指的大概是这几种文学
艺术形式的批判功能和讽刺功能。其实，
这三者有共性，也各有个性。好在我平日
除杂文外，私下也爱鼓捣几句小诗，既然
他这样看重我，对我也是个锻炼的机会，
便道：“那我试试吧！”

细看画稿，是幅国际时事漫画。当
时，越南战争正硝烟弥漫，由于美国政府
的支持并直接派军队参加，使得战争不断
升级。该漫画是揭露和抨击美国罪行的，
内容和构思都好。作者署名“子剑”，我凭
主观猜测，一定是个笔名。经认真斟酌，
我套用元曲“天净沙”为之配了几句小诗，
并临时拟了一个笔名“王枫”，因为我特别
喜欢“霜浓色愈浓”的枫树。

国器先生看了诗稿，重重拍了一下桌
子：“好！”

这一个“好”字，把我捆在了他的漫画
上。此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把
郑州晚报折腾停刊，其间我曾为不少漫画
作者的作品配过诗，子剑的作品更多一
些。我署的笔名时常变换，“王枫”二字用
得也多一些。我们就这样合作了多年，却
一直不曾相识。

郑州晚报停刊后，我被调到了河南日
报社。岁月倥偬，整整 20年后，在一次全
省的国画展上我遇到了一位名叫“崔子
剑”的先生，促膝叙往，越谈越深，豁然相
互指着对方：

“你就是当年画漫画的子剑？”
“你就是当年那位配诗的王枫？”
再谈，才知道我们还是同乡，两个村

庄相距不足 5华里。他比我年长一岁，我
们都是小学毕业后跑到郑州来考初中
的。啊啊，神交尚年轻，相识鬓已苍，令人
无限感慨！

子剑不仅早年漫画画得好，步入中年
后国画也画得相当出色。国画中，他既画
人物，也画山水，更擅花鸟。由于佳作迭
出，所以盛名日隆，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担任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河南省
科普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慈善书画
院常务副院长等多项职务。年近花甲时，
他的绘画题材和风格蓦然突变，相对集中
于画虎了，有人甚至称他是“中州虎王”。
2008年岁临古稀，他的虎作结集出版前约
我作序，我在序文的末尾，拟了一首“浣溪
沙”相赠，曰：

笔似剑舞墨如浪，
落纸无声风即狂。
豪气化作兽中王。

痴心丹青求索苦，
倾情砚田耕耘忙。
岁月嘉奖两鬓霜。
神 交 多 年 不 相 识 ，子 剑 原 来 是 老

乡！——由此，也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的
情谊，确乎如水，足堪回忆！

知味

甜疙瘩
钟读花

有一次，在菜摊上买蔓菁咸菜，身边有人指着
问：“这叫什么？”我说：“蔓菁，又叫芜菁，咸菜中的
小人参。”听者大为惊讶，摇摇头：“没见过。”

确是如此。不仅城里人，恐怕现在连一些乡下
人，也不识蔓菁了。

查百度“蔓菁”词条，百度竟然把蔓菁当作了辣
芥菜，真是奇怪。

其实，蔓菁，古已有之。古代称之为“葑”，或者
“葑须”。《诗经·鄘风·桑中》：“爰采葑矣？沫之东
矣。”《诗经·邶风·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其
中的“葑”，就是指蔓菁，重在吃其“下体”——根
部。有的古书，则径称蔓菁为“须”、“须从”。“须”，
是指须根。这，正是蔓菁的特点所在。蔓菁，一般
生长不大，类似长萝卜，纯白色，茎叶多为略带紫的
深绿色。茎叶以下，“下体”全然进入泥土中，蔓菁
周身生长着众多的须根，像极了人参。须根发达，
亦可成块状，与主块同食。

蔓 菁 味 甜 ，故 而 一 些 地 方 ，也 叫 它“ 甜 疙
瘩”——浓浓的乡土味。

过去，乡下人种萝卜，大多得派人看管，只因萝
卜可以生吃，又极易拔出。蔓菁就不用了，蔓菁有
许多须根，牢牢地扎根于地下，纵是将地面的菜缨
拔光了，也不会将蔓菁拔出。所以，乡下人又叫蔓
菁为“气死孩子”，意谓小孩子看着，干眼馋，气死了
也拔不出来。

事情确是如此。昔年，生产队每年都会种植一

些萝卜、蔓菁之类的蔬菜，目的是成熟后分给社员
腌咸菜用。萝卜和蔓菁，都可以生吃，萝卜脆而辣，
蔓菁涩而甜，味道各异。但在那些贫穷的日子里，
都是孩子们解馋的爱物。尽管有人看管菜园，我们
这些小孩子，还是经常“光顾”的。那时，我们还不
知道蔓菁的“刁钻”之处。一日，趁守护菜园的人不
在，就大胆地走进蔓菁地，想拔些蔓菁生食。像拔
萝卜一样，先将周围的菜缨拧起，然后用力上提。
一提，不动。再提，还是不动，提的次数多了，竟然
将菜缨几乎拧光了，也没有把蔓菁拔出。正当我们
束手无策的时候，忽然，听到身边传出“哈哈哈”的
大笑声。猛回首，原来守园人早已站在身边了。他
一定也看到了我们拔蔓菁的狼狈相，才忍不住，哈
哈大笑起来。秋后，出蔓菁的时候，是不能像拔萝
卜那样地用手拔的，只能用铁镢刨，狠狠地刨下，方
能将蔓菁刨出。

冀中地方，有一种地方戏，叫“老调”，也叫“丝
弦”，乡土特色极浓。其中有一出折子戏，名曰《教
学》。是写一位教书的私塾老先生，失业无奈。在

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四处叫卖。不停地吆喝：
“教书，教书……”但终是无人聘。万般无奈，饥肠
辘辘下，只好跑到野地里偷挖人家的蔓菁。聊以果
腹了。这出戏，对教书先生，极尽讽刺之能事。写
得促狭，甚至有点缺德了。我在想的是，那位教书
先生，穷聊之下，还有力气拔出土地中“气死孩子”
的蔓菁吗？

在我的记忆中，蔓菁的吃法，似乎就是腌制咸
菜。蔓菁腌制成咸菜，与萝卜不同。萝卜是“脆”，
蔓菁是“艮”，不适合用刀切，只适于以手撕之。拿
一条蔓菁咸菜，边撕边吃，边吃边撕，以之佐喝玉米
粥，最是有味。

孙犁先生是河北人，河北其俗，与比邻的山东，
很是相近。他老人家，似乎也喜欢吃蔓菁。在《菜
根》一文中，先生写道：“蔓菁的根部，家乡人也叫
甜疙瘩。母亲很喜欢吃甜疙瘩，我自幼吃的机会就
多了。”

孙犁先生，最喜欢吃的是：甜疙瘩熬玉米粥，又
甜又濡。据说，好吃极了。

文苑撷英

退隐佳联
崔 嵘

林则徐55岁卸任归里时，在居
室内撰一联。联曰：“坐卧一楼间，因
病得闲，如此散材天或恕；结交千载
上，过时为学，庶几秉烛老犹明。”“散
材”，即散木。《庄子·人间世》曰：“是
散木也……是不才之木也，无所可
用。”“秉烛老犹明”：刘向《说苑·建
本》师旷曰：“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
壮而好学，如日出之光；老而好学，如
秉烛之明。”林则徐在受信用、负重任
时，能写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
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样大气磅礴、严
于律己的楹联。在受诬陷、被革职时
也能写出心境如此开阔、自谦自励的
楹联，其淡泊明志、豁达开朗的心境
和胸怀，令人敬佩。该联对仗工整，
自然流畅，处处有对比：一楼（空间）
小，千载（时间）长；得闲不休，过时不
晚；休闲和读书；自称散才，实为全
才；所谓无恕，实为自勉，等等，可谓
深得楹联三昧。

清代，一位侍郎退休后自书一
副门联：“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点福
让老夫消受；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
事有儿辈担当。”作者淡泊守志，恬
淡自适，知足知退。用方言口语入
联，亲切感人。

清代学者李渔，晚年隐居杭州
西湖之滨，自撰退隐联，高挂厅堂之
上，联曰：“烦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
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上
联写自己因年事已高，对往日的“旧
业”已感“烦冗”，力不从心，索性尽
抛，表现出除烦恼后的轻松；下联写
西湖山水之美，举家迁入这如画般
的美景中安度晚年，流露出陶醉于
湖光山色中的喜悦。

清代崔述一生清廉，曾任罗源
知县，引退后撰联抒怀：“蔬菜味偏
馨，岂为家贫乏刍豕；闲居情最适，
非因命薄谢簪缨。”“刍豕”，指肉食，
上联写不是因为家贫吃不起肉食，
而是觉得粗茶淡饭格外香。“簪缨”，
古代达官贵人的冠饰，联中借指做
官，下联说并不是我“命薄”当不了
官，而是觉得年迈了，退隐官场“闲
居最适宜”。真是联如其人也。

坝上秋晨 王国强 摄影

王文治书法

重阳诗文贺寿
遥 远

三三令节，九九芳辰。糕蕴登高意，菊呈晚节
情。九九重阳今又是，诗湖词海书墨香。省城贺寿
谁分享，唯见诗会韵悠长。

先为期颐老人贺寿：
百年称上寿，一诺值千金。人生不满公今满，世上

难逢我竟逢。天赐期颐长生无极，人间百岁积庆有余。
再为八九十岁女寿星贺寿：
古稀十（廿）年慈颜久驻，期颐廿（十）载后福无疆。
也为八九十岁男寿星贺寿：
八十（九十）老翁逢盛世，一腔热血献余生。八

（九）秩康强春秋永在，四时健壮岁月优游。
还为 70岁以上的老年人、老诗人、老新闻人、老

文化人贺寿：
岁月相期茶与米，文章老到博而深。满城争说

诸公好，诗作情操贻后人。
最后，与中青年朋友分享一首新作《五绝·贵

老》：
海晏万民安，九九逢华诞。复兴宜贵老，不亏行

善远。


